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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在明清时期创作繁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戏

剧家，“古典四大名剧”也应运而生。清人孔尚任的传奇

《桃花扇》便是其一，它“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以侯李二人爱情的悲欢离合来表现南明兴亡的历史。此

后，《桃花扇》历经了京剧、话剧、昆曲等多种剧种的改

编。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昆曲重获新生，《桃花扇》又

重归昆曲的舞台。90年代，由张弘、王海清改编的《桃花

扇》引起很大反响。本文以新版昆曲《桃花扇》与清传奇

的侯李二人故事结局进行比较研究。

一、清传奇与新版昆曲中侯李结局的相同之处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

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1]他年轻时曾在南

明故地游历，又与遗民结交颇多，这就为他后来创作《桃

花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张弘、

王海清在改编孔尚任的《桃花扇》时，对原著情节的保留

较多。所以，我们不难发现，新版昆曲《桃花扇》的结局

与清传奇的结局有着相同之处。

（一）侯方域：家国意识，爱国情怀

无论是清传奇还是昆曲中的侯方域，最终都选择了出

世入道的归宿，体现了一个进步文人在面对南明灭亡时的

爱国思想。

之前，侯方域在反对拥立福王、修札阻止左兵东下、

调停四镇之争、迁移高杰之兵的斗争中，就表现了他忠于

明朝的思想。在清传奇结尾处，作者写了侯李二人在南明

覆亡之后意外重逢，传道法师当头棒喝，二人猛然惊醒，

斩断情根，双双入道：“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

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

根，割他不断么？（生揖介）几句话，说的小生冷汗淋

漓，如梦忽醒。”[2]（P257）

在天崩地坼的改朝换代之际，这种儿女私情、个人家

室的基础是封建国家与王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

断情入道，将离合之情归入兴亡之叹，将个人的情爱服从

爱国之情，才是找到了作者认可的出路。[3]侯方域的入道抒

发了亡国之恨，又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

而新版昆曲《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在史可法沉江后，

暗想自己一介书生，无法力挽狂澜，无颜投靠新主，如今

国在哪里？家在哪里？他的香君又在哪里？然而他又清醒

地认识到家国已逝，爱情迷蒙。所以当他听到栖霞山传来

的钟声时，经过内心挣扎和思想困惑后，脱去一身官袍，入

道出家。这同样体现了作者与他的爱国情怀和家国意识。

（二）李香君：为爱痴情，矢志不渝

无论是清传奇还是昆曲《桃花扇》，都表现了李香君

对爱情的坚贞和执着。

李香君虽是秦淮歌妓，但是她对侯方域却执着痴情，

坚贞不渝。在杨龙友让她嫁给权贵田仰时，她表示“奴家

已嫁侯郎，岂肯改志”[2]（P116），“呸！我立志守节，岂

在温饱。”“奴家就死不下此楼。”[2]（P151）。李香君舌

战群媒，维护的是她神圣的爱情和做人的尊严，她将温饱

置之度外，死守着媚香楼，媚香楼绝不“媚”奸党，绝不

“媚”自己不爱的人[4]。自李贞丽走后，她只身孤影，卧病

空楼，以扇为伴，苦等侯郎。

昆曲虽然省略了《拒媒》和《守楼》两出，但是，

在结尾的《余韵》中，描写李香君与苏昆生四处寻找侯方

域，见出她对侯郎思念不已。最终，一道庙门的相隔，使

得不知情的李香君坚信自己的侯郎仍在战场上，为了心中

的良人，她再一次踏上了寻觅的路途。这一份对爱情的执

着和痴情，令人感动。

二、清传奇与新版昆曲中侯李结局的不同之处

新版昆曲《桃花扇》忠于原著，但也另有创新，最令

人称道的便是对于侯李二人结局的独到改编。

（一）新版昆曲：侯方域的入道更为主动

清传奇中侯方域的入道是由道士张瑶星点破，而新

版昆曲中侯方域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他是在面对史可法

沉江、目睹白龙驹殉主后，自身经过内心的斗争，主动选

择了入道出家，这是一种自悟入道。侯方域：“侯方域啊

侯方域，想俺一介书生，挽狂澜无力，投新主无颜，空有

壮志报国无门。到如今，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史公在哪

里？俺那香君又在哪里？茫茫世界，孑然一身，叫我身归

何地，心归何处？”[5]

“江风渺渺送残钟”，这栖霞钟声使侯方域很自然地

产生了“归去桃源事梵宫”的出世之念。侯方域的入道，

相比清传奇更加令人感慨、感伤，他的自悟入道也是当

时进步知识分子的一种必然选择。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

人，他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作为崇尚民族气节的文人，他

无颜再投新主，只空有一腔报国壮志。所以他在南明王朝

覆灭之后，选择了遁入空门、隐迹林泉。

清传奇与新版昆曲《桃花扇》中侯李故事结局的比较

○傅婷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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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传奇：李香君的家国意识更为强烈

众所周知，孔尚任的清传奇《桃花扇》的结局脱尽

团圆俗套，二人经张道士当头棒喝，双双入道，一在山

南，一在山北，定情信物桃花扇也撕裂在张道士手中：

“（旦）弟子也晓得了。（外）既然也晓得，就此拜卞玉

京为师罢。（旦拜老旦介。外吩咐副净、老旦介）与他换

了道扮。（生、旦换衣介）”[2]（P257）李香君虽是个女子，

但她却和侯方域一样有着浓重的家国意识，经过张道士的

点拨，她明白了这残酷的现实意味着他们爱情的幻灭，因

此决定撒手红尘。

但是，新版昆曲《桃花扇》却在结局的处理上造成

了一种错位。侯方域惊悟后到栖霞山入道，而香君在苏昆

生的陪同下四处寻找侯郎，正巧路过栖霞山，两人几乎不

期而遇。改编者却让他们相隔在庙内庙外，不得相见。李

香君：“想他此时，不在岭南定在闽北，不在粤东定在赣

西，那里义旗云集，烽烟犹烈，正是男儿一展抱负之地，

正是壮士戮力报国之时。哪怕千山万水、天涯海角，寻不

着侯郎，香君死不瞑目。”昆曲中的李香君的形象显得略

微暗淡，她仍然眷恋红尘，局限在个人的小家中，没有强

烈的国家意识，她对两人的爱情仍存憧憬，所以她坚持苦

寻情人，因而形象的突破意义不大。

三、两种戏曲中侯李结局不同的原因

清传奇与新版昆曲《桃花扇》侯李二人的结局有所不

同，究其成因，我们可以从时代背景和作者创作意图两大

方面切入分析。

（一）时代背景的不同

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们所写的戏曲故事

结局自然也就有所差异。

1.创作于清朝中叶的传奇剧本

孔尚任的《桃花扇》创作于康熙年间，满汉矛盾仍然

存在：满清统治者推行民族征服的高压政策，通过屠城、

剃发、易服强制改变汉民传统的生活方式，贵族们在京

畿、河北、山东一带大量圈占土地，建为庄田，又推行投

充、逃人法来强迫汉人为庄田奴仆，“民人失业，富室无

产”，“妇子流离，哭声满路”。[6]一批批的南明遗民怀

念故国，日夜思汉，他们痛恨满清贵族的铁血统治，却又

无可奈何。面对南明灭亡的悲伤，当时官吏的贪赃枉法，

以及人民的苦不堪言，孔尚任拿起笔奋力写作。但因南明

已灭，王朝换主的无奈使得其结局只能以侯李二人爱情破

碎、双双顿悟来含蓄地表达国恨家仇的感慨。

2.创作于20世纪末的新版昆曲

新版昆曲《桃花扇》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此时，社

会日益开放，人文主义思想方兴未艾，人们普遍关心人、

人性以及与人有关的道德伦理原则，而改编者正是从人性

角度看到了侯方域的内心矛盾与挣扎。[7]此外，时代逐渐包

容，文艺鼓励创新，所以编者站在男性角度上，对李香君

的结局作了适当的修改。这也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

李香君思想单纯，看重爱情。所以，她在南明灭亡之后，

仍沉浸在红尘中，一心寻爱，不怕艰难。

（二）创作意图的不同

创作活动是一项主观能动性的活动，作为创作主体，

作者受到内因和外因的影响，有着自身的创作目的和意

图，《桃花扇》的作者也不例外。

九十年代，张弘和王海清在改编《桃花扇》时，达成

了一个共识：既是改编古典名著，又是由昆曲搬演，就尽

可能地忠于原著，适当创新。

众所周知，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戏曲中一种常见的编

剧模式，反映了古代人追求理想中的圆满、和谐、均衡的

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而昆曲《桃花扇》则故意造成一种

“错位”，追求一种不对称的美。因为从当代人的审美观

来看，不对称的美才是最丰富的美。昆曲《桃花扇》独辟

蹊径地开创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留给观众的不仅是无穷

的想象，还有理性的思考，更契合当代人日益趋于深刻、

凝重和理性的审美特性。因此他们将结尾改成了侯方域悟

破世情，出家入道。而李香君则一往情深地寻觅理想中的

侯郎，尽管这个侯郎已不复存在。

总而言之，昆曲《桃花扇》自上映以来，有近十几个

版本，很多版本的结局大同小异，基本上都保留了孔尚任

侯李二人双双入道的结局。但是，这次由张弘、王海清改

编的新版《桃花扇》保全原作精神，对结尾稍作改变，侯

方域遁入空门，李香君盲目地相信侯郎仍在前线。昆曲和

清传奇，虽各有千秋，但在结局处理上，昆曲是不如孔尚

任本《桃花扇》的。二人在南明灭亡后双双入道，这样

就赋予了他们的爱情深刻的政治意义，抒发了强烈的亡

国之痛，也契合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艺术特

色。通过二者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昆曲《桃花扇》

的改编对当代戏曲的发展与保护有很大的启示。“尊重原

著，有所创造，古今结合，古为今用。”这十六个字很好

地诠释了如何在当今社会开辟一条保护传统戏曲的可行性

途径。

（论文指导教师：王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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